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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是中國發生

重大政治、經濟及社會劇

變的年代，同時也是文化

、藝術更生的年代。新一

輩有識之士，紛紛在各層

面上提出改革，藉以為積

弱的中國注入新生命。在藝術領域中，不

少藝術家不滿於傳統中國藝術的因循摹襲

，積極倡議中國傳統藝術的革新，賦予其

嶄新的生命力。中國畫壇也在這種思想氛

圍中，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眾多的畫家從

各方面汲取養分，包括東洋與西方藝術，

積極求索，開拓了新局面。其中影響深遠

和備受矚目的一個流派是 「嶺南畫派」 。

承傳於清代晚期隔山畫派居巢、居廉

昆仲，後赴日本學習繪畫而別樹新風，革

新國畫，被譽為 「嶺南三傑」 高劍父、高

奇峰昆仲及陳樹人教授了不少門人學生，

也影響了眾多的後進畫家。第二代嶺南派

的代表畫家包括了高奇峰的門人 「天風六

子」 ，以及廣東的黎雄才、關山月和其後

移居香港的趙少昂、楊善深，這四位名家

被稱為嶺南派第二代的 「四大天王」 。

畫家楊善深（一九一三至二○○四）

與高劍父相交甚深，亦師亦友，雖未正式

拜於任何一位嶺南名家門下，卻深入鑽研

嶺南畫派的美學理念和風格技巧。他來港

後創立 「春風畫會」 ，教授了不少門人學

生，對香港畫壇貢獻殊深。

楊氏門下，結聚了大批積極從事藝術

創作的畫家。一九五○年生於香港的劉孟

寬先生，當屬嶺南派第三代的其中一位代

表人物。他早於一九七七年已隨楊善深習

畫，同時加入春風畫會，一九八三年開始

全職從事繪畫創作。二○一三年他創辦自

己的畫室 「沐風畫苑」 授徒，並於香港藝

術館教授水墨畫課程。其畫作常於香港、

澳門、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日本展

出。近年來，劉氏致力於教授學生及藝術

教育。劉孟寬先生的畫作，不但能將嶺南

派畫風傳承流播，亦力求脫略於畫派規範

之外，將個性化的藝術索求呈示於觀眾眼

前。其不少作品的本子源於嶺南畫派宗師

高劍父，以寫生的技巧和設色描畫瓜果如

南瓜、花卉如秋櫻草等，富於肌理立體感

覺，但變奏了高氏的風格。劉氏其他花卉

畫作如玫瑰、蓮花等則承傳乃師楊善深風

格技巧外，也予以糅合變化、花卉叢簇交

織，設色輕柔雅麗、色彩深淺變化有序，

水墨渲染得法，清雅怡人。近年來劉氏也

努力創製花卉枝木新作，如在《再折長亭

柳》圖中，在古代青瓷花瓶中插上青綠垂

柳，用筆輕清柔韌，既有工筆重彩意味，

也具寫生情韻，別具創意。《梁祝協奏曲

》以藍色渲染畫面，遠方水仙叢生，描畫

細緻、清逸雅淡；前方雙蝶翩躚起舞，象

徵梁、祝化蝶，意境空靈幽遠。

劉孟寬亦擅畫山水畫，成功擷取乃師

楊善深的風格精粹而予以演繹。他以簡拙

線條勾描山石層巒輪廓、皴法不多，而以

潤濕厚重墨染表現樹木華滋，與設色雅淡

的山石形成對比，虛實互補，靈動有致。

《海上生明月》是其力圖開創新面目的畫

作。曲折頓挫的顫動筆墨鋪陳畫面，加以

留白空間，象徵黑夜中月光在海面上的映

照流動，遠方明月懸掛在夜空之中，意境

空濛，別具情韻，創意具足。

禽鳥動物是嶺南畫家最擅長的題材，

劉孟寬深得嶺南諸家及乃師楊善深真傳，

自然也不例外。他曾作《十二生肖》圖，

構圖各異，渲染得法，筆酣墨暢，將鼠之

慧黠、虎之雄強、龍之莫測、蛇之靈動、

牛之拙樸、羊之馴服、雞之司晨、豬之憨

態等性格動態表露無遺，各盡其妙。 「孔
雀」 是嶺南派畫家極擅畫的題材，嶺南派

第二代翹楚如趙少昂、楊善深均有 「孔雀

」 畫精作鳴世。劉孟寬得其師真傳，亦擅

畫孔雀。其最新作品《金翠梧桐》正反映

他在此畫科之精湛成就。在金碧輝煌的金

箋上，梧桐枝橫貫畫面，樹葉花卉染畫可

窺嶺南派獨創的 「撞水」 、 「撞粉」 技法

，濃淡深淺變化有致，雅麗自然。孔雀棲

息枝上，顧盼生姿。劉氏以鮮明設色勾描

孔雀羽毛翠屏，一絲不苟，規整細膩，充

分表現禽鳥的生態丰姿。難得的是筆墨用

華麗而不俗艷，描畫精確而不流於呆板，

可見劉氏精擅掌握工筆重彩精到之處和傳

承這一題材的技巧畫法。

在畫史上，藝術流派興衰迭替，是歷

史發展的必然過程，然而有個性和創意精

神的藝術家，每能從多方面吸取養分，符

合自己的追求，將個別流派的風格丰神有

所更新突破，從而令藝術歷久常青、拓境

開新。劉先生當亦會循此方向繼續努力發

展，開拓個人面目和取得更高成就。

作者註： 「如沐春風──劉孟寬畫展

」 今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在澳門冼星海大

馬路澳門回歸賀禮陳列館二樓專題展廳展

出。

春風拂揚劉孟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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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寬作品《海上生明月》，2015，水墨紙本，138×
69厘米 作者供圖

▲劉孟寬作品《梁祝協奏曲》，2018，水墨設色紙本，
50×94厘米 作者供圖

中國有一種

學問，稱 「錢學」
；中國有一批做學

問的人，稱 「錢迷

」 。 「錢」 者，錢

鍾書也。 「錢迷」
中，有一位佼佼者

，即黃維樑教授。

其吸引人們眼球之

處，便是將錢鍾書

的學問上升到了 「體系」 的高度。

不少人認為錢鍾書所述，皆為

札記式文字，難成一家之言。黃先

生則指出：《談藝錄》、《管錐編

》、《七綴集》等等，雖屬 「點點

滴滴」 、「片片段段」、 「則則篇篇」
的札記，但 「加以分類、排比、建

構，當可成為具系統的論述」 。黃

先生將錢鍾書的論述冠以 「潛體系

」 。這個 「潛」 字，若從文字學的

視角釋之，意為 「隱藏」 。特殊歷

史年代從事學術研究，焉能不悄悄

進行？焉能不將自己的種種見解隱

藏於大段大段的引文之中？若從語

音學的視角釋之， 「潛」 、 「錢」
諧音。兩釋結合，分明就是 「隱藏

在諸多札記中的錢鍾書體系」 。

黃先生運用 「比較」 的策略，

依據《文心雕龍》理論體系，從文

學的本質、功能，作者的情志、想

像力，作品的風格、修辭，創作的

技巧、比喻乃至作品批評諸多方面

，將古代的劉勰和當代的錢鍾書一

一進行比照，從而推斷出錢鍾書著

作中的確暗含着一種實在的體系，

只待後人去開發、梳理、歸納、整

合。在這項 「工程」 中，黃先生是

先行者，而且取得了豐碩成果。

黃先生在探索 「潛體系」 的同

時，對錢鍾書的 「打通」 治學法和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 文化觀亦

進行了鞭辟入裏的解析。所謂 「打
通」 ，包含四個方面。一是中西文

學理論、現象打通，二是不同時代

的文學理論、現象打通，三是不同

文學類型打通，四是作家、作品、

文學現象打通。 「具備聰明智慧，

加上對文學有深入通透的認識，才

能發出通達之論」 ，堅持 「博觀之

後才能貫通、通達」 。如此者，非

錢鍾書莫能為也。

所謂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
，則是指 「中西文化基本上是相同

的，有共同的基本信念、核心價值

；換言之並引申之：中西文化、中

外文化、世界各種文化是大同的。

」 簡言之，即是 「心同理同，中西

大同，世界文化大同」 。持有如此

學說的錢鍾書，無疑是名副其實的

「文化英雄」 。

黃維樑先生的 「錢學」 之所以

做得如此不同，竊以為有四種底氣

。一是對錢鍾書著作的刻苦攻讀且

能爛熟於心。二是與錢鍾書有直接

交往。他曾兩度晉京拜會錢鍾書，

親聆謦欬，並得到過錢鍾書三十餘

通親筆信札。三是得益於他自身的

學養。他先是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

，獲一級榮譽學士，之後留學於美

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獲博士學位，

受到了良好且嚴格的治學訓練。四

是視 「讀書、寫作、講學」 為 「 『
可持續』（sustainable）活動」 ， 「
日忙夜忙與文字為伍」 ，並以 「終
身學習」 作為自己的 「座右銘」 。

日前，黃先生惠寄我兩部他的

書，一部是《文心雕龍：體系與

應用》，一部是《文化英雄拜會記

─錢鍾書、夏志清、余光中的作

品和生活》。他的拳拳盛意，令我

趕忙挑燈夜讀。縝密的推理，翔實

的考證，生動的描述，激起了我一

次又一次的怦然心動，以至不知東

方之既白。晨光中，我身不由己地

握管疾書，匆匆寫下這節文字，作

為對他贈書的一種回報。

􀎠錢迷􀎡黃維樑
鄭延國

如是
我見

那天逛超市，我在罐頭

貨架上駐足了好久，也把多

年沒吃的豆豉鯪魚罐頭帶回

家。這個充滿回憶的小罐頭

，包裝、味道一直沒變，我

知道，它會繼續守護着每個想念家鄉的胃。

就連蔡瀾吃遍山珍海味，還是忘不了用豆豉

鯪魚下飯的滋味，曾寫道： 「天寒地凍，當

肚子餓時，來一大碗熱騰騰的白飯，夾一塊

豆豉鯪魚吃之，絕對沒有比這渺小的罐頭更

美妙，更令人滿足的餸菜。沒有離過家的人

，永遠不會明白這種感覺。」
豆豉鯪魚，同時包含了兩種地道的廣東

食材：鯪魚尤以南番順（從前的南海縣、番

禺縣、順德縣）一帶出產最佳；豆豉則是陽

江的最好。小時候，媽媽常在冰箱裏備上幾

罐：颱風天，不能出街買餸的時候，一罐豆

豉鯪魚足以讓家人安心。每次吃完鯪魚，罐

頭中餘下不少豆豉和油，扔掉又可惜，媽媽

還能炒一道豆豉油麥菜。對我來說，最好吃

的也是黑乎乎的豆豉，鹹香可口，埋進熱騰

騰的米飯，帶着一點魚油的豐腴，能滿足地

吃一大碗米飯。這種奇香的美味，既可以救

活一碗冷飯，也能讓一碗白粥，一碗素麵活

色生香。

據說流傳至今的豆豉鯪魚配方，仍是百

年前的秘製，保留着早期的風味。十九世紀

後期，大量華人漂洋過海 「下南洋」 打工，

其中珠三角一帶人非常多。為解決長途路程

中的吃飯問題，他們將家鄉出產的鯪魚煎過

，加上一些下飯味美的豆豉，以豆油浸泡在

瓦罐中隨身攜帶，防止腐爛。在初到異鄉，

吃不慣當地飯的時間裏，油浸豆豉鯪魚既是

這些遠行遊子們的口味所需，也是緩解思鄉

之情的恩物。若沒有一口家鄉味的慰藉，在

外的日子是難上加難。看到大受歡迎的豆豉

鯪魚，商人們向歐洲人學習製罐頭。《廣州

市志》記載，中國最早的罐頭食品廠—廣

州廣茂香罐頭廠於清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

年）建立，世上第一個「豆豉鯪魚」罐頭也由

此誕生，當時所用的商標為 「鷹嘜金錢」 。

一九五六年，廣州市東郊員村四橫路興

建起當時亞洲最大的罐頭廠──廣東罐頭廠

，年產罐頭量高達一千二百萬罐，百分之九

十出口銷往前蘇聯及東歐各國，後來還將廣

奇香罐頭廠併入其中。昔日的老廠區，如今

已搖身一變成為創意產業園區 「紅專廠」 ，

是文青活躍之地。走在園區內，隨處可見從

前使用過的機器、鐵軌等舊物，一排排整齊

的包豪斯風格的廠房裏，鍵盤的敲擊聲取代

了機器的轟鳴，衣着時尚的新人類代替了穿

着工服的前輩。今人眼中這些僅作裝點情調

和氛圍之用的老物件，在當年可是曾為解決

大家的吃飯問題立下汗馬功勞。

以前住紐約的時候，父親

來小住，總會說這個城市太吵

。天上的直升機，地上的摩托

車，草坪的清理機時時發出讓

人心煩意亂的噪音。

這次父親來柏林，便再無這樣的不滿。

睡個好覺，大清早起床出去門口的公園溜達

一圈，到處都靜悄悄的。同樣是大城市，為

什麼會如此不一樣？

那是因為德國對於噪音的控制，達到了

「人類的巔峰」 。德國人對噪音的容忍度，

可以說是人類最低。有美國人開玩笑說，德

國人一點都不介意噪音，只要你不發出噪音

。他們所謂的噪音，包括大聲的音樂，大聲

的交談，大聲的運動，吵鬧的小孩，發出聲

響的機器，叫喚的狗，甚至呼嚕聲……德國

一位著名作家Kurt Tucholsky寫了一句關於

噪音的名言：

「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噪音，但只有一

種寧靜。」

於是，德國人對於 「寧靜」 的要求直接

體現在了法規裏。首先規定的，當然是時間

。於是，不允許出現噪音的時間段是這樣的：

所有的星期天和法定假期，全日，二十

四小時；九月到四月，周一到周六的晚上八

點到凌晨七點，五月到八月，周一到周六的

晚上九點到凌晨七點。在這些時間段裏，如

果你的鄰居覺得你家發出的任何聲響影響到

了他們，他們都是有權利報警的。

我們鄰居家的大金毛，有個周日上午跑

到中庭花園裏高高興興地 「嗷」 了幾分鐘，

就被某位住樓上的住戶打電話報了警，警員

便立刻上門來教育了狗的主人。

因為聽過太多關於德國人對噪音有多麼

的敏感，我們搬入新公寓的時候便特別注意

。一大堆傢具都只能在白天拼裝。有一次大

約剛過了九點，有個櫃子需要固定在牆上，

大約就是需要釘兩顆釘子。我扶着櫃子，先

生拿着釘子和錘子，我們交換了一下眼神，

說好每個釘子最多五下，必須釘進去。

「咚咚咚咚咚」 敲了五下，我們立刻停

下來，吸口氣，聽聽看周圍有沒有動靜，會

不會鄰居立馬就過來敲門了。總算，硬着頭

皮，把兩個釘子釘了進去。

後來小朋友每天需要練小提琴，我要練

鋼琴，都緊趕慢趕一定都在晚上八點前完成

。周末的時候，不論周六還是周日，我也會

等到十一點以後再開始跟他們練琴。再後來

有位剛搬來柏林的外國同學跟我說起關於噪

音，還激動地說起，有次坐計程車不小心手

重了關門聲音太響，都被計程車司機很委婉

地 「教育」 了一番。

也許正是因德國人對噪音的無比 「懼怕

」 ，他們才生產了品質最好的隔音設備。在

柏林，你經常都能看到地鐵從房屋的下方甚

至中間穿過，他們的隔音窗戶，靜音軌道，

真的可以讓住戶幾乎感覺不到地鐵的存在。

當你了解了這一切，對於怕吵鬧的德國

人，便會從最初的不太理解，變為發自內心

的由衷佩服。

文學藝術只有

在不斷的 「創造」
中才能得到保存，

在不同時期，不朽

的藝術以其永葆之

活力投入到現實，

不斷將自身的合法

性、規範性拓寬，

甚至取得了許多 「
另類」 的成果，不妨以《詩經》為

例略說一二。

自孔子治《詩》起，子夏以後

儒家無不研習《詩》。孟子的言論

時常引用《詩經》，如《孟子．梁

惠王》就有多處，從自己的學說立

場入手解讀《詩經》篇章。及至宋

代，朱熹認為《詩經》來自於聖人

感發，具有超然的品格，又說到：

「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讀若

家，謂深入）於下，天道備於上，

而無一理之不具也。」 《詩經》傳

至南宋終於被戴上神聖光環，成為

「天理」 的一部分。元一代學者也

追隨朱熹的觀點，直至明代，《

詩經》方才被視為文類意義上的

詩歌。

文字也可以轉換為圖像，《詩

經》本身就是重要的繪畫題材，《

詩經圖》即是典型。漢代已慣於用

繪畫插圖幫助理解經籍，《詩經》

也不例外。因為《詩經》裏有大量

的動植物、宮室、禮器、制度、地

理等，自漢代起，就有不少著作對

其進行解說，而繪圖的出現，顯然

有助於為讀者提供直觀具體的認識

。漢代詩經圖中最有名的便是劉褒

的《雲漢圖》和《北風圖》，分別

以《雲漢》、《北風》兩首詩為依

據追想其畫。後來詩經圖的減少則

主要與魏晉南北朝禮教分崩離析以

及佛教傳入等有關。

不過《詩經》中的名物至今已

得到現代科學的詮釋，並在文化產

業中予以體現。二○○一年六月，

台北貓頭鷹出版社出版《詩經植物

圖鑒》，除相關詩篇外，配合了攝

影與植物學解說。台北植物園甚至

從《詩經》植物中選擇適合在台北

生長的植物，達七十多種，在該園

的 「詩經植物區」 種植、栽培，以

風、雅、頌的次序展示。此後，又

有熱心人士提出，在《詩經》的採

集者尹吉甫的家鄉房縣，開闢《詩

經》文化牆、發展《詩經》藥膳餐

飲、開發《詩經》手工藝製品，以

及重建吟唱古貌等推廣意見。但在

《詩經》的文化開發上，也要避免

用今日的文化情境就《詩經》過分

發揮、過度闡釋，已有學者提出這

方面的擔心。

《詩經》的文化意義隨着現代

知識系統的推演而日趨多元，以民

俗學為例：它在二十世紀初興起，

北京大學《歌謠》周刊發刊詞提出

「歌謠是民俗學上的一種重要的資

料」 ；顧頡剛、胡適、俞平伯、錢

玄同、郭沫若、傅斯年、楊向奎等

都曾就《詩經》的雅俗、婚戀等風

俗以及農業等不同角度展開討論。

法國漢學家比奧亦曾如此說： 「《
詩經》是東亞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

俗畫之一。」 除此以外，《詩經》

竟也進入了國防思想等現代知識體

系當中。

今時今日，《詩經》或許還可

以轉化為 「藥品」 。據聞，東南大

學的王珂教授多年研究詩歌療法，

認為有閱讀療法、書寫療法、意象

療法、對話療法、音樂療法等不同

形式的可能性，《詩經》作為第一

部詩歌總集、也是古代詩歌的經典

文獻，自然不容錯過。無論如何，

在《詩經》多元的現代消費中，一

方面我們要站在過去的文化情境、

語境中加以辨別，注意理解《詩經

》的原義及其精神所在，然後再面

向現代生活應用、推廣，文化《詩

經》也好，商業《詩經》也罷，都

代替不了《詩經》本身，實際上，

孔子以及後來儒家對《詩經》的闡

釋，也屬於經學《詩經》，只能作

為《詩經》的一個方面罷了。

怕吵的德國人
余 逾

《詩經》的再生產
蘇昕仁

自由談

文化
經緯

柏林
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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